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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等学府与一个村庄的碰撞
浙江宁海葛家村的“艺术试验”

本报记者裘立华

浙江宁海葛家村，村里人自豪地说已有 1200 年的建村史，
先祖还是抱朴子葛洪的叔伯辈。但在今年之前，这里已经是一个
发展滞后的村落。

直到今年 4月份开始的一场艺术试验，葛家村变了。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系的艺术家来到葛家村，开展了一场“艺

术家驻村”试验，与乡土农民碰撞、互动、融合之后，涌现了百余
名乡村艺术家，葛家村成了艺术村。

这场艺术试验的目的不是玩艺术，而是“设计激发村民内生
动力”，借助艺术解决乡村问题，尤其是乡村振兴过程中普遍存
在的“政府干、村民看”的村民主体意识不足问题。

激发村民的创造力和审美力

走进葛家村，随处可见石头垒起的“人”字形座椅，下面是溪
里捡来的石头，上面是当地的青竹，充满设计感；

发黄的老墙上，寥寥几笔勾出远山，意境幽幽；
老屋的长藤上，挂着竹筒做的五彩风铃；
斑驳的老窗上放一盆花，废弃的老宅门洞，放一张老旧的

椅子；
房外一角，瓦片围起一片小石子，栽上两棵小树，构成一幅

枯山水；
……
沿着小路走着，充满艺术感的小景点、小设计，目不暇接，充

满文艺气质。
看着这些作品，同行的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

强十分感慨：“这些都是村民的作品，我们只是做了指导。”
在今年 4月份丛志强带着 3 名研究生来到这里的时候，他

自己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之后，村民的艺术设计，能取得这样
的成果。

丛志强团队是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跑到人民大学请
来的。

“历经建设、环境整治，这几年，宁海的乡村有了大变样。如
何提升村庄品位，从洁化、美化向艺术化转变，推动农村更深层
次的变革？”李贵军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现实来看，宁海的乡村振兴和其他地区一样，普遍存在人才
匮乏，“政府干、群众看”，规划设计千村一面，投入大、成本
高……

民国时期晏阳初组织知识分子下乡，通过教育引导农民来
发展乡村，“宁海是否来一场‘晏阳初试验’？”

“宁海一直重视文化，抱朴子葛洪从宁海出去，徐霞客 400
多年前在宁海迈出了游记的第一步，这里也是方孝孺、柔石、潘
天寿的故乡，我们想是不是通过文化振兴来寻找乡村振兴的新
途径？”

于是，李贵军找到了丛志强。“你负责试验，失败了我们兜
底。”

那时的丛志强承接了全国各地不少乡村设计项目，“这些并
不是我追求的乡村振兴模式，艺术家来了，火了，艺术家走了，凉
了。”丛志强说，我也一直想尝试，看看是否能成功？

“试验的核心就是在师生的指导下，激发村民的创造力和审
美力，以村民为主体，共同设计、共同实施，培养一支本土队伍。”
丛志强把这一理念称之为“融合设计”。

于是，不要一分钱，丛志强带领 3 名研究生到了宁海。

不能靠“讲”，要靠“干”

刚到宁海，县里推荐了一个基础比较好的村，丛志强看了摇
摇头，觉得这样的村搞好了，推广起来也没有代表性。

到了葛家村，眼前除了一条主道，都是“破旧脏”。虽然村班
子比较团结，但没找到好的发展路径。“就这个村了。”丛志强说。

结果，第一天把村民叫到祠堂上课，人越听越少。“我们被认
为是搞传销的骗子。”丛志强回想起这个，忍不住大笑，“因为我
像大学课堂一样在‘讲’，不管语言多通俗、案例多有吸引力，老
百姓不买账。”

一看 PPT 不行，丛志强调整了上课模式，不能靠“讲”，要靠
“干”，这才符合老百姓的特点。走村入户，问听课的村民能干什
么？村民们有的说会砌石头、做泥水匠，有的是木匠、竹匠，但没
有一个人说懂艺术。

开早餐店的村民袁小仙说，教授问我会干什么，我说会做点
裁缝，教授说我可以搞艺术。“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吗？”

村内有一条约两百米长的巷子，环境脏乱。丛志强叫上村
民，就地取材，把溪坑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废弃的瓦片等，设
计加工成了躺椅、树桩、围墙和风铃……巷子一下子变得漂
亮了。

村民们一看：呀，原来这就是艺术？设计好像不是那么难。
简单明白了啥叫艺术，但完全让村民们接受艺术家的创意，

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一把躺椅，村民们就和艺术家吵了起来。
艺术家想在村里小广场设计一把椅子，椅背是两个大圆弧，

这样既可以坐又可以靠。
可是设计图一出来，泥水匠葛运大和村民们就炸开了：圆弧

形的靠背，像坟墓。
好好的一个创意，村民不接受，怎么办？丛志强灵机一动，来

了个激将法：你说我们设计不行，要不你们设计一个？
葛运大说，设计就设计！他用鹅卵石垒出波浪形做靠背弄出

远山的形状，再给石头涂上彩色，效果还真不错。
这一次冲突，也让丛志强深受触动。“我们的乡村设计，一定

要符合当地的民俗风情。”
点滴变化，村民看在眼里。从质疑到看热闹，再到参与设计、

动手，越来越多的村民跃跃欲试。
袁小仙做起了绒布玩具。丛教授的学生帮助画了鱼，她花了

一天一夜时间，做成功了。
“我没想到我居然会做玩具，真的好开心。”性格开朗的袁小

仙迫不及待地要设计师再给她画其他动物，绒布玩具做得越来
越顺手。

大象图案，设计师没有画尾巴，袁小仙觉得不顺眼，擅自做
主加上了尾巴。设计师看完，跷起拇指为她点赞。

村民葛万永家的庭院很大，但杂乱无章。经丛志强点拨，老
葛以庭院内的一棵大桂花树为切入点，在树下放置了多边形的
石凳，旁边空地铺上石子、种上花草。丛志强帮他取名“桂香茶
语”。

“我做了多年泥水匠，以前都是照着图纸做，现在自己设计
自己施工，很有成就感。”葛万永说。

村民们的作品越来越多。
千年古井、百年老墙、近现代的铁门、木门，组合成了“时光

场域”景观；
“石童乐”通过石块堆砌、排列，组成花瓣、饼干等形状，供孩

子们玩耍嬉戏；
由废旧布料制作的“桂花树与生活”艺术布画，展现了村民

的美好生活场景……
第一次驻村，人大艺术学院团队前后呆了 12 天，改造了 10

户村民庭院、8 个景点。葛家村为此花了 5 . 1 万元。
村党支部书记葛海峰和村两委成员都十分激动：“我们以前

村里搞过建设，光设计费就是十多万，一条道路改造花了 150
万，没想到我们自己动手，才花这么点钱。”

隔阂的“心墙”也被打通了

丛志强团队暂时离开回北京了，但他们播下的种子已悄然
萌芽。从自家庭院，到公共空间的改造利用，葛家村“艺术化”的
脚步没有停止。

许多村民都要了他的电话，随时联系他。分成的各个小组，
建立了微信群，改造的项目都在里面咨询，改造好的项目都拍好
照让丛志强观看。

更没想到的是，项目的推进，让许多隔阂的心墙被打通了。
村中心有一处公共院子，产权涉及 8 户人家。长年以来，院

子堆放着杂物，成为卫生死角。村干部提议把它改造成一处
景观。

经过商量，8 户人家全部赞成。如今，院子改造完成，有了一
个雅致的名称——玉兰王院，成为村中一景。

村内一条道路旁矗立着 4 间棚屋，产权分属 4 户人家。因年
久失修，棚屋破败不堪，大煞风景。

得知村里要改造，4 户人家同意拆除棚屋，宅基地统一交给
村委会使用。

经过整合提升，这里成了村民的一个共享空间。只不过地
上，还用油漆标注着四家原来宅基地的位置。

欣喜之余，丛志强把它取名为“四君子院”。
喜在心里的还有村党支部书记葛海峰。“以前村民不太关心

村里事务。”葛海峰说，丛教授的到来，改变的不单单是村貌，更
在于民心。全村上下齐心协力办一件事，凝聚力更强了。

村民叶仙绒跑去问丛志强，她家能搞啥？丛志强参观了叶仙
绒家，发现有很多老物件，就建议搞个美术馆。

于是，仙绒美术馆产生了，展出的是家里老物件和自家孩子
写的字、画的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叶仙绒家和邻居原本有多年的矛盾，两家隔着一堵围墙，常
年不相往来。

眼看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叶仙绒找到邻居，说可以把自家
的一块地让出来，两家一起把院子搞好。也想着美化庭院的邻居
马上同意，立即将围墙拆了，将自家院子也美化了一番。

“开美术馆后，心情很好，邻里之间关系也缓和了。”65 岁的
叶仙绒前段时间，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要设计、我会设计”

丛志强团队再次来到葛家村，看到巨大的变化，激动不已，
尤其是村民们的艺术激情，已经被激发出来了：从你带我设计，
变成了“我要设计、我会设计”。光围电线杆子的花坛，村民们就

自己设计了 11种模式。
袁小仙工作室内的竹制桌椅、竹艺台灯、竹杯等都经丈夫葛

国青之手做成，其中大型竹艺灯“葛家之光”，一端把竹子切成一
丛竹丝，灯光从里面透出来，形成梦幻的效果，让人惊叹不已。

葛国青之前从没搞过竹制品，原来身体不好，现在天天沉
迷于此，身体都好了很多。

袁小仙说，竹制品没卖出多少，工具倒买了很多，但夫妻
俩觉得很开心，常痴迷得忘了吃饭。

村民葛诗富在村委会办公楼边上，设计搭建了一座竹亭，
让许多参观的设计师惊叹不已。而这座亭子，总共花费不到
3000元。

“我现在觉得艺术并不难。”葛诗富自信满满，他从山上砍
来一棵桃树，钉在自家墙角，再黏上布桃花。

“墙角一枝花？”丛志强问。
“不，转角遇见爱。”葛诗富说。
行走在葛家村，40 多个景观让人赏心悦目。山清水秀叠

加艺术气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村里还开起了酒吧。
这让村干部看到了希望。村里借势谋划乡村旅游。在村

口，一条玻璃栈道即将完工。
葛海峰说，葛家村拥有 800 亩桂花林、6000 亩竹山和

150 亩茶园，下一步计划打造一年四季有景的“桂语小镇”。

“人大椅”与“教授路”

中国人民大学——葛家村融合设计展拉开帷幕。
看到自己参与设计制作的作品陈列在展厅，做了 30 多年

泥水匠的葛万永心里乐开了花。
在开展仪式上，葛万永和其他 3 位村民一起上台，表演节

目“三句半”，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对葛家村的支持。
葛家村宣布成立“乡建艺术团”，86 名村民从丛志强手中

接过了“乡建艺术家”聘书。其他村来学习，前童镇的鹿山村、
西店镇的崔家村和葛家村签约共建艺术乡村。

葛万永、葛诗富这些“乡建艺术家”被请去当艺术顾问。
“葛家村试验”让宁海的乡村振兴更加坚定要走一条艺

术振兴乡村的新路。目前，人民大学、中国美院、宁波大学
等 10 所高校的艺术系，也已经和宁海县签订了合作协议。

宁海县委书记林坚说，宁海将艺术振兴乡村扩面提质工
作纳入正在进行的第二批主题教育破题解难之中，强化艺术
家驻村、艺术提升品位、艺术改变生活三大行动，让人民群众
真正有获得感、幸福感。

目前宁海宣传部门评选出首批文化名家名匠和文化优才
34 名，与农村结对共建。

“葛家村试验”给丛志强的艺术生涯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和
境界，“把农村广阔天地作为课堂，让艺术回归生活，乡村大有
希望。”

现在丛志强走在葛家村，每个人见到他都会热情地叫“丛
教授”。

村里的躺椅被称为“人大椅”，丛志强改造的第一条巷子，
村民们把它改成了“教授路”。

“教授路”上，立着一块石碑，感谢丛志强和他的学生们对
葛家村的贡献……

专门来参加设计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郑水泉
说，葛家村的设计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实践，是对乡村德治和乡
村现代性的有效践行，是乡村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的创新。

新华社郑州 11 月 12 日电（记者王
丁、韩朝阳）沿着白墙灰瓦掩映下的河边
步道漫步，村支书武松生总觉得眼前的
“江南小镇”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因发展旅游“改头换面”的村庄与他 50
余年朝夕相处的“灰头土脸”的穷山村反
差巨大。

就在 3 年前，武松生还完全想不到
豫西伏牛山深处的穷山沟里能建起让城
里人看着漂亮、住着舒适的民宿，更想不
到一家民宿每年能挣几十万块钱。

武松生的家乡在河南省嵩县黄庄乡
三合村，素有“九山半岭半分川”之称的
嵩县是深度贫困县，“山大沟深，土地贫
瘠，地下没矿，山上无林”的三合村是大
山深处最穷的村。老一辈三合村人与贫
困斗争了几十年，开荒种田，日夜苦干，
但限于自然条件，土里刨食终究无法摆
脱贫困。

“地在山上挂，旱涝都害怕，一场大
雨来，要啥都没啥。”59 岁的武松生用一
段顺口溜描述靠天吃饭时村庄的贫穷，
“全村 415 户，133 户都是贫困户。”贫困
曾乌云般遮蔽三合村人脱贫致富的
希望。

转折发生在 2016 年，外出求学归来
的年轻人冯亚珂为村里闯出了一条旅游
致富的门路。美术专业毕业又在郑州办
过 4 年美术培训班的冯亚珂，深知原生
态村落的开发价值。“远山、密林、小河、
民居，很多学校、画室都需要这样的写生
基地，我一直谋划着回村里发展写生经
济。”他带着筹集到的 150 万元资金回到
家乡，拆了自家的旧房，建起了村里首家
农家宾馆，主要接待写生学生，不出所
料，开张半年宾馆就营收 20 多万元。

冯亚珂的成功让村里百姓看到了发
展旅游的前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三合
村结合异地扶贫搬迁，改善基础设施，修
缮古屋民居，新建宾馆民宿，整体打造村容村貌，吸引 70
余家画室签约合作，逐渐成了写生专业村，三合村也由此
叫响了“手绘小镇”的名号。如今，25 家农家宾馆年接待
游客 3 万余人次，年收入约 400 万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在外闯荡的年轻人看好良好生态
带来的发展机遇，更多像冯亚珂一样的三合村人回乡创
业。30 岁的高彪曾长期在外带团组织拓展培训，他发现愿
意亲近大自然的人越来越多，“河里摸个鱼，玩玩泥巴，都
成了孩子们热衷的夏令营项目。”于是，跟随冯亚珂的脚
步，高彪将团队拓展、夏令营等项目带回了山清水秀的三
合村，仅 2019 年暑假期间，高彪就接待了万余名游客。

见识广、懂市场、会经营的三合村年轻一代逐渐开发
出更多旅游项目，与越来越多的村里人共享旅游红利。
“七八十岁的老人，坐着当一个小时模特，就能挣 15 块
钱。”武松生说。如今的三合村已发展为集写生、摄影、研
学、培训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2018 年，三合村脱贫摘
帽，盘旋在村子上空的穷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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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电(记者王凯)初冬午后，暖阳怡人，徐正
奉靠坐在门口的摇椅上，欣赏着房前巷子里的青石板
路。原始古朴的青石板大小不一、错落有致，沿着 2 米左
右宽的村巷从头铺到尾，两侧的绿植也顺着巷子分列排
开，为小巷镶上了绿色的“花边”。

“我们这巷路会‘呼吸’。”徐正奉得意地说。然而就
在几年前，他还对巷子里铺石板路十分抵制。

为便利乡村旅游发展和脱贫项目实施，2017 年起山
东省五莲县每年投入 5000 万元实施“巷巷通”工程，鼓
励群众就地取材、透水铺装，使村内小巷全部硬化。徐正
奉所在的户部乡黄巷子村是全县首批实施“巷巷通”工
程的村庄。

“为什么不铺水泥？高效又实用，还能晒粮食。”徐正
奉的想法代表了当时很多村民的心声。

为此，黄巷子村村支书王亮明没少做工作。
“石板路不仅生态环保，还能重复利用。”王亮明说，

水泥铺路虽高效，但缺乏“村味”，若需挖地施工，水泥路
就要被破坏，造成资源浪费。若采用原石、毛石、花岗岩
尾料等板材变废为宝进行透水铺装，既有传统乡村风
貌，还不污染环境，也能重复利用，“石板路透水透气，雨
天积水能下渗，还有利于草木生长，既生态又环保，是

‘会呼吸’的路。”
五莲县是名副其实的“山城”，山地丘陵面积占近九

成。县里实施“巷巷通”工程后，不仅使村民和游客出行
更便利，还增添了传统古朴的“乡愁”景致，带动当地乡
村游、采摘游、民俗游发展。

五莲县松柏镇窦家台子村村民陈祥京便是众多受
益者之一。他的“惠友山庄”从只有两间屋的“土饭店”，
变成了如今集餐饮、民宿、采摘于一体的农家乐。依山而
建的木制民宿和古朴石屋与周围草木融为一体，脚下的
石板路缝隙间青草依依，与周边石屋、古树相互映衬，使
这个古村落展现出静美的“富村山居”景象。

“刚开业时一个月有 10 桌客人就算多了，现在一天
最少都有 10 多桌，多的时候能到 40 多桌。”陈祥京说，

2012 年刚开业时门前根本没有大路，只有一条羊肠土
道顺着山势蜿蜒入村，而现在村里实施“巷巷通”，路修
好了也吸引了大批游客，“今年樱桃采摘季仅 1 个月就
接待了 4000 多人次，收入比修路前多三四倍。”

同样因路而富的还有五莲县省级贫困村——马家
山庄村，这里位于三县交界的贫困山区，“山货不出，外
货不入”，交通极为闭塞，而“巷巷通”让这个山村“走出
大山”。

马家山庄村村支书王安收告诉记者，“巷巷通”连上
“县乡路”，小山村从此告别了“雨天满脚泥，晴天满街
土”，村民们还搞起电商经济，让当地优质的苹果、梨、板
栗、小米等农产品得以顺利出山，日照、青岛、北京、上海
等多地游客也纷纷前来采摘、垂钓，体验原始乡村景色，
带动当地脱贫致富。

据五莲县扶贫办副主任徐军光介绍，五莲县实现了
“出门石板路、出村硬化路、全域县乡路”，让群众和农产
品能出得去，客商和资本能进得来，去年实现乡村游消
费总额近 20 亿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乡村
振兴和脱贫攻坚铺就“致富路”。

“会呼吸”的村巷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
学院副教授丛志强在葛家
村，因为他的公益贡献，让
人大在葛家村建立了实践
基地。

村民自己设计搭建
的竹亭。

村民自己设计的电
线 杆 花 坛 ，样 式 多 达
11 种。

记者裘立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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